
    旅行社与合同不符、行程与规划不符、体验与价格不

符……市民宋女士反映，她在网上订购旅游产品，却接连遭
遇“假合同”“假导游”“假行程”，“欢乐自由行”糟心事不断。

今年 6月底，宋女士计划陪母亲旅游，在网上查询了解到
名为“欢乐自由行”旅游项目，因为经济实惠、行程轻松且可自

由调整，她根据网上联系方式添加了导游“华东欢乐自由行
小冉”，签订了“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盖章的“华东六日欢

乐自由行”旅游合同，共支付两人团费 3800元。

但实际旅行经历并没有宋女士想象的那样“欢乐”。第一

晚由于住宿地噪声太大，她与导游沟通后更换了酒店，行李也
就放在了旅游大巴上。第二天出游时，导游却告知没有安排车

辆，需要她们全程拎着行李，“这哪是旅游，简直是拖着行李赶
路。”她说，在苏州游玩期间，导游安排的酒店、行程也与约定

不符，甚至出现了计划外购物点，家庭小团也变成了 40人拼团。
于是，宋女士提出取消后续行程，并要求退费。原定六天

五晚行程，宋女士实际只参加了两天一晚，导游仅同意退费
700元。根据种种不良体验，宋女士怀疑带队导游资质，向上

海假日办旅游投诉热线反映情况，得知该导游并非国旅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记者也向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核实并了解
情况。根据客服热线提示，记者查询到宋女士的“旅游合同”并

不在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订单系统内，合同是伪造的。随

即，记者添加了“华东欢乐自由行 小冉”微信，询问宋女士退
款事宜。对方表示，合同约定中途退团会产生 50%的损失，但

对于“假合同”“假导游”，对方并没有答复记者。根据宋女士提
供的该旅游网址链接，记者通过微信和浏览器打开，出现的微

信联系竟然也不同，一个是“小冉”，一个又是“小梨”，但模仿
旅游者问答的“自导自演”文案却一模一样。
宋女士进一步查询，发现自己的遭遇并非个案。在知乎

上，她找到类似经历的受害者陈述。目前，宋女士已经向相关
部门举报，正在等待反馈结果。她认为，这些“导游”有组织有

策划地欺骗消费者，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及时整治，避免
更多人上当受骗，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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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自由行”遭遇假合同
网上添加导游订购旅游产品糟心事不断

驾校“潜规则”
套牢“学车族”

一年半载不开班，退款要扣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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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市民向“帮侬忙”求助，6月 27日

起，在线编程教育平台“傲梦编程”停止一切
网上课程，办公地点也已空无一人。学生家

长交纳了数万元的课时费，但至今没有公布
解决方案。教育机构会复课吗？学费到底能

退回吗？对此，记者展开调查。
根据网上公开信息，“傲梦编程”的运营

公司是上海傲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4年。家长谷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儿
子今年 14 岁，去年底，自己为孩子购买了

傲梦编程“C++算法竞赛入门”课程，共付款16932元，

包含 83节课。
每次上课有两个课时，共 80分钟，是网上“一对一”

教学。但没想到，上了两节课后，就没有老师授课了，课程
全部停止了。“我查看‘傲梦编程’微信公众号，发现‘个人

中心’的网页已无法显示。而这家公司刚刚做过‘6 · 18大
促’活动，向不少家长推销了课程。”

发生停课后，不少家长组建了微信群，涉及金额大多

为每人 20000元左右，最高的有 44000元。家长们告诉记
者，“‘傲梦编程’停课前没有任何通知。现在，班主任和相

关负责人的电话根本打不通；好不容易联系上授课老师，
他们说‘我们两个月工资没发了’。”

记者来到“傲梦编程”的办公地点———长宁区金钟路
633号晨讯科技大厦，只见公司大门上贴出 5个 QQ群

二维码，既有学员群，也有供应商群和合作企业群。公告
上称：官方消息会通过上述 QQ群统一发布；上海傲梦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常运营中。
但在办公场所内，已没有一名员工，所有的工位都是

空空荡荡，只有几名保安在现场值守。一名保安表示，前
几天，“傲梦编程”的负责人和几位家长代表曾在此开过
协调会。对方说明，家长如有退款诉求，可联系门口公

告上的长宁临空派出所（福泉北路 555号），警方

会登记余额等相关信息。

截至发稿前，记者了解到，关于“傲梦编
程”停课问题的最终处理方案，有关部

门和上海傲梦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尚在拟定中。
本报记者 夏韵

    学费已缴一年半载，驾校却迟迟不

开班；退款，竟要扣费 40%！市民张先生
等多人向“帮侬忙”反映，他们被驾校

“超额招生”的“潜规则”深深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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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又等 不见开班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 2 月，他在

富锦路地铁站附近的锦隆驾校基地

（上海锦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向一家“旺钧驾校”（上海旺钧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咨询学车
的事。最终，他缴纳了 5500 元，报名

学车。

他回忆：“过年后，教练就通知我们
练车了。我们这辆车，四个人，教练姓

黄，上手就学倒车入库。”但令张先生意
外的是，学了两次，就停了。“当时听说

管理部门开展驾校大整顿，这个时候我
们才知道，我们还没参加、通过科目一

的理论考，是不能进行科目二培训的，
这是违规行为。”

之后，理论考等不来，上车实操取
消，“开班”成了奢望。

张先生说，之后他逐渐了解到，学
员中像他这样等了几个月的人大有人

在，有的人甚至等了 1年左右。

为什么驾校迟迟不安排学员参加
科目一考试呢？“原来，驾校获得推举

学员考试的资格是有名额限制的，该
名额限制与该驾校拥有的教练车挂钩

配比。”张先生了解到，“旺钧驾校”
名额不足。

张先生等学员与驾校交涉，要求退

款，驾校强硬回应：要扣 40%费用。“很

多人不同意，但也有个别学员愿意吃
亏，同意扣 40%的方案，但他们等了几

个月，依旧没有退到一分钱。”

多人反映 类似遭遇
另一位学员杨小姐告诉记者，她是

2020年 10月向“旺钧驾校”缴纳 5000

多元学车费用的。与张先生的情况何其
相似，“驾校没有安排我体检，也没有安

排参加科目一，直接让我学倒车入库。
但学了七八次后，就停了。”她说，在今

年 5月份的时候，驾校方面曾同意“扣

除学车期间的油钱后”向其退费，但直
至现在没有回音。

杨女士说，没等到开班的学员中，
早在去年 6月份报名的大有人在，由此

可见，“旺钧驾校”长期无法安排学员开
班学车，却仍在不断招收学员。

此外，还有钱女士、刘先生等多位
学员向记者反映类似遭遇。

一出一进 名额受限
记者与旺钧驾校取得联系。一位陆

姓工作人员首先向记者解释了一个关

于“驾校额度”的概念。他说，根据有关
方面核定，旺钧驾校按一辆教练车核配

8.5个学员，公司大约 100辆车，共有约
850个额度。“一个学员通过驾考后（快

则 2个月，慢则半年），空出一个名额

后，才能由其他新学员补进。”这就是
“一出一进”。

他表示，额度是一回事，实际招生

是另一回事，所以往往学员报名后，一

般都要等一段时间（等名额空出来）才
能“开班”。这也是上海其他驾校通常都

有的一种“操作模式”。为何这次“旺钧
驾校”被学员集体投诉了呢？他分析，一

是驾校车辆有调整，影响了学员总额
度；二是每个有车教练员手中有固定额

度，但教练员有自主权，这或许滋生了
不公平倾向，导致有的学员等待时间过

长；三是一些学员受一些公司负面消息
影响，开始集中要求退费。

初步和解 同意退款
“旺钧驾校”陆先生表示，公司已与

部分学员达成了和解协议。有的学员已

通过科目一或科目二，经沟通，愿意继
续在“旺钧”学车；另一部分学员还未参

加科目一（未开班），公司同意退款，只
扣除“少量的、已发生的学车过程中人

工费、材料费”。

陆先生表示，公司现今仍正常运
作。针对目前发生的问题，公司今后将

吸取教训。
记者从上海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行业协会和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了
解到，协会已第一时间介入协调此事。

“旺钧驾校书面承诺 7月 19日完成退

费，对此我们将予以跟踪。”协会副秘书
长邹先生向记者表示。

记者发稿前获悉，经本报介入，已

有部分学员表示拿到了退款。其中张
先生表示，他被扣 270 元，拿回了

5230元。 本报记者 陈浩


